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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顆小可愛，從來沒離開過家！今天特意來此報到，把我的故事告訴大家，希望你們喜歡。謝謝！小可愛給你們鞠躬啦^_^



嗯？！你們問什麼？為什麼說「一顆」？



呵呵！瞧我這糊塗腦子，我應該先自我介紹的。



我的全身包裹銅甲，頭頂還有一頂小銅帽。



身材是完美的流線形，身高2.5cm，腰圍1.6cm，體重5.05克，諸位可以猜到我是什麼嗎？



對了，大家很聰明，我就是一顆小小的子彈，從來未出閨房的處女型子彈。



我經常聽我的先輩們說，發射的哪一刻感覺非常特別，而進入人體的那一刻更是莫大的享受。看著他們如此陶醉的神情，我真的很想體會那美妙絕倫的快樂。



終於，機會來了。



有一位哥哥拿起我所在的彈匣，裝在自己的槍裏，而我～不錯！就是小可愛我！



居然排在第一個出場。看著在我後面使勁推搡的兄弟，我得意的笑了起來。



「妳們別擠了，擠也沒用，按次序來！我排第一個，妳們都要以我為準，一次看齊！」



第一次當排頭兵，我自然不會放過發號施令的機會。



「可愛姐，我們朝夕相處那麼多天，妳可不要忘了我們！」



「可愛姐，過會兒妳就要走了，一路順風！」



「可愛丫頭！妳回頭一定要和我們講講妳的感受，不然饒不了妳！」



看著底下嘰嘰喳喳的一群同類，我的心裏好溫暖，大聲對他們說：「兄弟姐妹們！我能排在第一個，是仰仗妳們共同的支持，我不會忘了大家的！」說著，眼淚在眼眶中繞起圈圈。



隨著「卡」地一聲，我被第一個上了膛。



終於到達了發射地，我待在槍管中，底下的聲音瞬間消失了，槍管中靜的可怕！



不知是緊張還是興奮，我感覺身後似乎有一種詭秘的力量對著我，一雙幽藍悠藍的眼睛直瞪著我。



我偷眼向身後看去，身後黑洞洞的，一根小小的鋼刺指在我的屁股後，有點癢癢的。我的汗都快要下來了。



我努力做出一幅笑模樣，對它點點頭：「你就是先輩說的撞針嗎？聽說只要你一撞，我就可以飛出去了，對不對？」



鋼刺似乎對於我突然跳出來擋住它的視線頗為不滿，壓低聲音對我吼了一句：「閉嘴！屁股撅起來！別一扭一扭的！」



我嚇了一跳，趕緊擺正的位置，一動也不敢動，也不敢回頭再看。此時汗已經浸透我的全身，這裏好悶熱啊！



「我要死啦！」不準我動，那我喊一嗓子總可以吧！哼～



就在我大發牢騷之時，突然前方出現一縷光亮，在黑暗的槍管中顯得格外醒目——



我是一個很好哄的小可愛，哪怕是一點點的新奇事物都會讓沮喪中的我得到滿足！



我閉上嘴的同時，睜大了眼睛努力向前方看去。



順著槍口，看到了遠處站著一個女孩子，美麗的面容，飛紅的臉頰，因緊張而翕動的鼻翼，因恐懼而緊閉的雙唇，溜溜的眼珠此刻定定的望向這邊——



她好像也在看我？！



哇！我就是要進入她的體內嗎？



好迷人的身體啊！好羞澀的感覺啊！



齊耳的短髮在風中微微的擺動，額前的流蘇提示著女孩俏皮的性格。一襲淺藍色衣裙雖然略顯簡樸，但配上她近乎完美的身材卻也顯得大方而不張揚。



此刻，聽到了預備聲，我趕緊穩住身體，屏住呼吸，腦中所有感覺全部清零，調動全部的身心等待那令人神往的時刻！



槍管微微有點顫抖，我知道舉槍人的心情也和我一樣激動。我努力固定住身體，對面的女孩此時眼睛緊緊的閉了起來。



隨著一聲「????」，我感覺槍管內一震，屁股在那一瞬間感到劇痛，隨後又是一陣灼痛，這灼痛迅即蔓延全身，我感覺自己都要被熔化了，我渾身一跳，脫去背後的銅甲，開始向前方飛衝而去。



這難道就是先輩說的特別的感受嗎？



的確，是很特別——特別的難受！！



這幫居心叵測的先輩，我一定要找機會報復！



咦？我的身體～我的身體怎麼旋轉起來了？！而且越轉越快！



「拜託！頭都暈了，受不了了！！過山車也沒有這樣的感覺啊！」



我感覺頭重腳輕，如果有人說在失重的條件下頭可以倒過來，我想我現在一定是那樣了。



就在我大喊大叫之時，眼前豁然開朗，原來我已經衝出了槍膛。



刺眼的陽光讓我不自禁的眨了眨眼睛。



我回頭看了看，開槍人的面容看不清楚（腦袋已經暈啦），甚至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也不能確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開槍的也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孩，一個身著橘黃色頸帶背心和灰蘭色牛仔短褲的女孩。



我繼續連滾帶爬的向前「飛馳」，身體雖然脫離了火燄，但與空氣的摩擦還是讓我的全身發燙。



再看我的對面，女孩的面容越來越近了，看方向，我應該是朝著她左胸部的最高處飛去。



咦，她下面是什麼啊？



只見女孩端坐在一彎新月狀的物體上，裙下露出一雙美麗的小腿，一蕩一蕩的，顯得悠哉遊哉。她難道一點也不害怕？！



她的確不害怕，甚至還有意挺起高高的胸脯迎接我的到來。



唉！她是可憐的女孩？還是勇敢的女孩？



還是……



我的心像是被淘空了，身子感覺越來越輕，兩側的風在我耳邊呼嘯而逝，原來這就是飛行的感覺啊！高燒讓我頭暈眼花。



我開始後悔目前的處境，這感覺真的不好受，如果現在要我選，我寧願一輩子待在閨房裏，身披銅衣，永遠也不要出來！



近了！近了！



我離女孩的胸越來越近了！



風中好像傳來女孩的呼吸，我用耳朵聽、用鼻子嗅、用全身去感覺。



這呼吸是顫抖的，這呼吸是芬芳的，這呼吸是醉人的！



女孩早就預料到這一刻，在我飛近的一霎那，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胸部高高的挺起，似乎希望盡快的接納我。



就在女孩的胸脯擴張到極限的時候，我也剛剛好觸到了她的衣裙。



雖然隔了一層，但是女孩的體香還是透過衣服傳了過來。



啊！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接觸女孩子呢。是處女的體香嗎？



我一邊想著，一邊調皮的將外表的衣裙撕裂，一頭紮進少女的懷抱。



她～她居然沒有戴胸罩！



這就意味著我的頭就頂在女孩的肌膚上！



準確的說是在豐盈飽滿的乳房上。



奶一般均勻、緞一般光滑、冰一般晶瑩、水一般圓潤。在茫茫白色的中央，一點嫣然俏皮的紅色，猶如雪原中一朵俏麗的紅纓，那就是我將要依賴的新的家園。



我的內心已經燃燒殆盡，容不得過多留戀，我執著的從這個美麗少女的完美乳房飛速鑽了進去。



同時，耳邊傳來少女「啊～」的一聲尖叫，急促而淒厲。



已經被燒得渾身火燙的我，進去了女孩的身體，就好像剛從桑拿房出來的人驟然置身於一個巨大的溫泉中一樣，全身的毛孔都散發著熱量。



通體舒泰，心曠神怡，飄飄欲仙，哈哈！這種感覺太奇妙了，這大概就是先輩們說的進入人體後的莫大享受吧！



哈哈，如果現在讓我選，我還是會相信前輩說的，真是奇妙之旅啊！



我看了看，周圍都是乳白色的奶漿。我的身體正在這粘稠的液體中奮力的穿行。



咦！？前方是什麼？



鮮紅的，還會蹦！



外形像個桃子——



啊！我知道了，這就是傳說中的人的心臟，嘻嘻，她的心真好看！



聽前輩說，如果待在心臟裏對於我們子彈家族會有更加奇妙的感覺。



不過，等～等一下！我～我該不會是奔著它去的吧！



我聽說這個地方可是致命的呢！難道開槍的人要我來剝奪女孩的生命嗎？！



我該怎麼做呢？如果讓我體會「終極快感」，女孩肯定活不成。



喂～我不要啊！！我是個心地善良的子彈，要不然為什麼叫「小可愛」呢？



「咯～」正當我猶豫的時候，有東西擋住了我的前行，我終於在離女孩心臟1cm的地方剎住了自己的腳步。



原來，我被卡在兩根肋骨中間了。剛才穿過乳房時身上留下的奶漬，此刻正被同樣粘稠、同樣溫暖的另一種液體衝洗著。



我瞪大眼睛著面前一蹦一跳的「桃子」——原來這就是心臟啊，原來這就是給所有人帶來生命之泉的心臟啊！



它跳動的那樣有力，那樣有規律，「噗通～噗通～」，渾身散發著一種魔力，而我似乎被這魔力催眠了，覺得自己是那樣的渺小。



……



「可愛姐！可愛姐！」



誰？誰在叫我？



難道這裏還有熟人嗎？



正當我疑惑之際，那個聲音又在喊：「可愛姐！是我！妳回頭看看嘛？我就要和妳撞上了！」



聲音從後面傳來，我回頭一看，居然是彈匣裏的另一顆小子彈，排在第二個的，我們都叫她「小妹」。



「小妹妳怎麼來啦？！」



「可愛姐，妳擊發之後，我就被上膛了，然後就出來了。」



「呵呵！也好，妳來看，她的心臟真好看！……等～等等！妳要撞到我啦！喂喂！！停下！快停下！！妳這死丫頭，妳會殺……」



「砰～」，沒等我把話說完，小妹的頭就狠狠撞在了我的屁股上，疼得我一跳……



果不其然，卡住我的肋骨斷了，而我也深深的埋進了女孩的心臟中。



這～這感覺真的很難形容，溫暖的血液一波又一波的從我身邊急速掠過，我隨著心臟的跳動被托起又放下，再托起再放下，奇怪的是，我居然一點也沒有顛簸的感覺，相反，卻好像胎兒在母親的子宮裏一般，安詳而溫暖。



漸漸的，托起的速度慢了，幅度小了，原本洶湧的血液此刻變得無比的溫柔，而我知道，女孩的生命也要完結了，而我的所有感覺就要停止了。



終於，一切都歸於靜止……



「可愛姐！」小妹在這個時候衝我喊道，「妳的感覺好嗎？還想再來一次嗎？」



我該怎麼回答？感覺是很奇特，但最溫馨、最美妙，往往也是最短暫！



況且，還要付出最大的代價。



諸位，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選擇呢？



（QQ謝幕）









原創人（就是QQ我啦^_^）的話



這篇短文源自和同好聊天中突發的靈感，應該是個很有趣的視角，大概沒有人這樣寫過。



原本想寫個輕鬆小品，不料最後的主題又過於沉重了，諸君多包涵，嘻嘻。沒辦法，我的哲學思想在作祟，大學的政治課沒白上，嘻嘻！



其實，人的一生就是面臨「選擇」，而很多選擇，又不是用對和錯兩個字能夠評價的！



最後，如果有人覺得文中開槍的女孩和挨槍的女孩眼熟，QQ在此鄭重宣告：純屬巧合，絕非故意^_^









小可愛（續） 


小可愛（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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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記得我嗎？我是QQ筆下的小可愛，是一顆小小的子彈，還記得嗎？



幾個月前，我第一次嚐到那致命的誘惑，要了一個女孩的命——



當然，那也不能全怨我，本來我一個人是不能要她命的，都怨我的小妹，她拼命撞過來，把我撞到了玉的心臟裏，不過我也不怨她，我們子彈家族就是幹這個的，唉，那真是一次奇妙的經歷啊！嘻嘻



自從我第一次嚐到死亡的誘惑後，我對這件事真是又愛又恨、又敬又怕。好像大家對我的故事還有點興趣，好吧，下面我要說的經歷同樣是讓我難忘的。



這要從那個第一次後說起……



「可愛姐，嘻嘻，我們打死她了！」小妹興奮的全身還在發燙，她待在我原先待著的地方呼哧呼哧的喘氣。。



「閉嘴！」我沒好氣的說。現在我已經沒有出膛前那種期待和剛剛進入人體的那種享受了。



我蜷縮在那個女孩的心中，那顆心早就不跳了，一切生命的跡象都已停止，剛才溫暖的包圍著我的液體正在急速的冷卻，並且很快就讓我禁不住打起了冷顫，周圍冷的要命，本來從她的傷口處還有一點點陽光透進來，我還能看到我的小妹，此時她的小臉也青了，不說話，一個人在那裏和我一樣哆嗦著。



後來有人把她的屍體抬上車，很快運到一間密閉的冰涼徹骨的房子裏，他們居然脫下了她的衣服，還給她蓋上了白單。自從那一刻起，我和小妹就陷入無邊的黑暗和冰涼世界，好像地獄！



「可愛姐，好冷啊！我感覺比我們在槍管裏還冷呢？」



「忍著吧，哼！我想我們要一輩子待在這裏了！剛才你不是還興奮的很嗎？」



不知過了多久，頭頂突然一亮，並且越來越亮，透過刺眼的光線，我看到幾個模糊的人影，就像是從太陽中走來，是天使還是魔鬼？



小妹開始害怕起來，對我叫道：「可……可愛姐，他們要做什麼？」



我心裏也在打鼓，但還是強作鎮定的安慰她：「別怕，沒什麼關係！別忘了我們子彈家族是堅強的。」



儘管如此，我看到小妹縮緊了身子，拼命往我這裏擠，因為我這裏比較隱蔽。



但那幾個人似乎是故意和我們作對，儘管我們往裏躲，他們還是找到了我們，首先是一只鉗子夾住了小妹的屁股，她嚇的閉著眼睛大叫，我也想緊拉住她，但無濟於事，眼睜睜的看著那只大鉗把她從我身邊拉走，就在我以為這輩子再也見不到她的時候，那只該死的鉗子又伸進來了。



我不顧一切的對他撞過去，他卻聰明的把嘴一張，一口咬住我的腦袋，我什麼也看不見，只覺得被迅速的提起來，那種被緊緊包住的感覺突然消失了，周圍空空蕩蕩的。



「放開我！你這該死的！」我在他嘴裏大聲叫道。他的嘴巴有消毒劑的氣味，熏的我眼淚都出來了。



就在我頭昏腦脹的時候，突然他嘴巴一鬆，我便自由落體，「當～」的一聲重重砸在一個堅硬的東西上，好疼！



還沒等我看明白，耳邊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噯呀！臭可愛！妳報復嗎？撞的我好痛！」



原來那個堅硬的東西是我小妹，哼哼，我還沒埋怨她，她反到怪起我來了。不過我沒空和她吵——



又是一個新鮮的環境。



我向四周打量著，周圍都是白色，潔白的搪瓷盤，潔白的白衣人，女孩的屍體在我們身邊，她的皮膚也是潔白的。



我再回頭看小妹，她可不一樣，周身紅彤彤的，我咯咯的笑，同時她也笑起來，我們知道我們從女孩的身體裏被取了出來。



這時候一個人走了過來，把我們放到白瓷盤中，我最後看了一眼那個死在我和小妹手上的女孩，心中暗自禱告：「永別了，願天主保佑妳早點投胎轉世，我想我們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簡短節說，我和小妹被扔到了臭水溝，然後又來到廢品站，最後，我們被送到了煉鋼爐裏，那滋味……



唉，你們蒸過桑拿嗎？



那滋味可比蒸桑拿難過多了。在高溫的燒烤下，我和小妹全身都起了泡，很快，我們熔化了，我們臉對臉、手腳對手腳，全身一切對著全身一切。



與我們兩個同時熔化的還有很多兄弟姐妹，我們大家緊緊的攪合在了一起，就在我們以為自己要徹底消失的那一霎那，我們被人從爐子裏放了出來。



就像是一個人被關在桑拿房裏一年，突然被釋放出來，我們全身都舒服極了，本來柔軟的身體瞬間堅挺起來。



我們被倒入一個模具中，像千軍萬馬被造物主置放於一個廣袤無垠的大平原，所有人都拼命向前，我和小妹的高貴血統讓我們成了領軍人物，別看我們是女流之輩，居然衝在了最前沿。



剛開始我們身邊還有其它人，很快那些人只能跟在我們屁股後面，而最前面只有我們兩個，我們盡情的奔跑，邊跑邊舒展自己的身體，我們越來越輕，甚至感覺自己不是在跑，而是在飛！



我們歡笑著、跳躍著。後面的隊伍也拉開了檔次，就像是金字塔，跑的最慢的人是最多的，他們組成了金字塔的底層，而我們～



哼！當然是站在塔尖啦！



當這次奔跑到達終點的時候，我和小妹已經變成了輕薄無比、光彩照人的……刀鋒！



嘻嘻，就這樣，我們被鍛造成為一把架置在斷頭機上的大刀的最前沿的部分——



刀鋒！



在我們身後是千萬個「鋼鐵戰士」，他們支撐著我們兩個。



我們是將軍，不，是元帥，是女元帥！



我歪著頭看小妹，她也正歪著頭看我，我們都笑了——



不管怎樣，我們又在一起了。



小妹指著我，叫道：「可愛姐，妳好威武啊！」



我道：「妳也是啊，妳還很漂亮呢！」



我們身後的千軍萬馬異口同聲道：「元帥英武可昭日月！我們誓願追隨兩位元帥身後，剷平所有罪孽！」



我聽到這些話，心裏很得意。高揚著自己的頭，在陽光下，我的臉絢爛的奪目……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們始終孤獨的立在斷頭台上，那些從我們身邊走過的人似乎把我們當成了古董，指指點點的，臉上還帶著笑容——



可我們本來應該是讓小孩嚇的尿褲子的斷頭台啊！



我的臉上蒙上了很多灰塵，再也不見昔日的光輝，小妹也病了，全身起著令人難堪的紅斑。



聽說這病在我們金屬家族傳染的很快，比非典艾滋病還可怕，而我離小妹最近……



就在我以為自己注定被傳染的時候，終於有人過來醫治我們了，給我們擦身、上油，轉眼間，我們又恢復了昔日的光彩，小妹也露出久違的笑容。



我們被人抬到了一個很大的廣場，站在高高的台上，而台下已經擠滿了人，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近乎恐怖的興奮，嘴裏喊著一些我們聽不懂的口號，眼睛都死死的盯著我們，準確的說是盯著我和小妹。



小妹沒見過這架勢，有點害怕，緊緊拉著我的手，道：「姐，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人，他們要做什麼？」



我安慰道：「別擔心，妳忘了我們的職業了嗎，我猜他們是要處決某個人犯了，總算等著我們出頭露臉的時候了，嘻嘻。」



我雖然對自己的職業很驕傲，但對底下觀刑的人很討厭，我故意把身子側過去，反射出的奪目光華讓那些盯著我身體看的人大呼小叫。



人類和我沒有共同語言，在台上為首的那個人（穿制服，估計就是傳說中的監斬官）咭咭呱呱一番後，「犯人」終於被押了上來，居然有兩個人！



犯人都低著頭，看不見臉，但從纖弱的身軀和烏黑的長髮來看，走在前面的那個犯人居然是個女的！？



天啊，要殘忍的砍下女人的頭，虧這些自命文明的人類想的出來！



我再仔細打量走在前面的這個年輕女孩，她穿著白色的長袍（估計是斬首犯的統一囚衣），雙臂被細麻繩緊緊綁在身後，正因如此，胸部就自然高挺起來，即便是肥大的長袍也不能完全遮掩。



沒有穿鞋，鮮血從白嫩的皮膚中滲出，大概是在押上刑台的時候被石片劃傷的。



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已經讓她疲憊不堪，雙腿微微有些發顫，不過與後面那位比起來，這絲毫不算什麼。



走在後面的顯然是個男的，細高的個子，看不清臉，因為他也低著頭，但兩條腿已經徹底軟了，如果不是有人架著，恐怕早已癱倒在地。



他們被帶到台子中央，一個女人過來，分別給兩人鬆開綑在身上的繩子，但他們的胳膊還沒等伸直，卻已經又被銬了起來，不管怎樣，這總比剛才緊緊綑住要舒服些。



在銬住他們之後，她又開始整理她們的頭髮。把那女孩披散的長髮向上盤起，再用發夾卡緊，女孩自始至終保持沉默，任憑女人擺弄自己，而那男的不停的掙扎，女人狠狠的罵了一句，吩咐旁邊的人強行把他壓在地上，好不容易完成了行刑前最後一項準備工作。



在犯人整理頭髮的時候，女孩抬起頭，我也第一次看到她的臉，她很漂亮，漂亮得讓底下很多的「觀眾」叫起好來，連身邊的小妹都禁不住和我嘀咕她的美貌。



她也就20出頭的年紀，是個瓜子臉，俏皮的臉上雖然補了妝，但還是隱約看到哭過的痕跡，因為妝比較淡，臉上還有些血色，她強作鎮靜，身子站得筆直。



那個男的也是個瓜子般的臉，慘白的面容，此刻已經被眼淚衝的一道一道的，顯得有點滑稽，他的嘴一張一合的聽不清在念叨什麼。



讓我吃驚的是，那個女犯人居然那麼熟悉，我悄悄的和身邊的小妹說：「喂，小妹妳看看，那個女犯人像不像我們作子彈時殺死的那個？」



小妹也在疑惑中，聽我一問，用力的點點頭，道：「像，簡直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怎麼可能，投胎也沒那麼快啊！」



說道這她突然害怕起來，聲音都有點哆嗦了，「難道是……女鬼？」



我心裏明白，知道她們很可能是雙胞胎，姐姐被槍決，妹妹卻被砍頭。



但嘴裏卻逗著小妹，故意露出害怕的樣子，模仿著小妹的語氣道：「我……我猜也是，即便她投了胎也沒那麼快成人，並且還犯案被判死刑。小妹妳說，她會不會是來找我們報仇的？」



小妹素來膽小，被我一嚇，害怕的臉都白了，頭上冒著汗，道：「天啊！我最怕鬼了，他們殺不死的。可愛姐妳別嚇我。」



我繼續逗她，道：「不嚇妳，我說真的，你看我們殺了她，她不找我們找誰啊！妳看……她正在瞪我們吶！」



小妹嚇的大叫一聲，閉上眼不敢再看，過了好一會，才結結巴巴道：「冤～冤有頭，債～債有主！她幹嘛找我們！」



她看了我一眼，話鋒一轉，自言自語起來：「再說了，殺死她的又不是我，明明妳把她打死的，幹嘛～幹嘛找我？」



我心裏氣啊！好妳個小妹，居然這麼說。



我掐了她的手一下，恨恨道：「去妳的！是我們聯手殺死她，妳可不許賴！不過我們是替天行道，她是犯人，就這麼簡單！今天即便是鬼，我們也沒什麼好怕的！」



小妹被我說的不敢答話，身子卻縮在我背後，那意思再明顯不過啦——



像上次一樣，讓我去打頭陣。



這時候，我覺得自己被高高的升起，轉頭一瞧，原來劊子手用一根粗繩把我們拉起來——終於要行刑了！



這時候沒心思再鬧了，我強行把小妹拉到身邊和我並排，不管她如何的不願意——刀鋒是由我們兩個組成，她不能總躲在我身後啊！



咦！怎麼我們身下不是人，而是一截粗木頭呢？



正當我疑惑的時候，拉緊我們的繩索突然鬆開，還沒等我弄明白，我和小妹的身體已經重重的落下，跟在我們身後的自然是永遠支持我們的那群鋼鐵戰士，我們一起砸在那截木頭上，只聽「卡嚓」一聲，然後是一連串的哎呦聲。



卡嚓聲當然是木頭被一斬兩段，而那些哎呦聲是我身後被裝的七倒八歪、陣形大亂的士兵們，也包括身邊的小妹。



伴隨著呼痛聲的還有一連串相互的罵街聲……



「他媽的，耍大刀吶？」



「格老子的，哪個龜兒子踩在我腦殼上頭，還不給老子鬆開！」



「丫挺的，你和誰當老子，找卒瓦呢！爺我今兒就踩你了，怎麼著！」



「阿木林！儂要吵一邊吵去好啦，阿拉的腰都快折了！」



「有呣搞錯！邊個整蠱仔，撲街啊！」



「小赤佬，儂是豬啊，四個蹄子亂蹬！」



「Oh,Shit！You stupid jerk！I could kill you！」



說實話，我也被撞的生疼，但畢竟身份在那擺著，我沒有呼痛。



我看著身後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兵（包括用洋垃圾練出的兵），好不容易才叫他們安靜下來。



這時候，不知道誰喊了一句：「我懂人類的語言，他們說擔心機器出問題，所以用木頭先試試刀！」這一下又招來一片汙言穢語。



我並沒有生氣，相反，很高興有人能聽懂人類的話，於是把他叫到前面，問道：「你怎麼會懂人類的話？」



他躬身答道：「回元帥，我前身是個錄音筆，整天聽人說話、學人說話，自己也就會了。」



我看了他一眼，難怪他的聲音那麼好聽。想了想，又悄悄問道：「那你幫我聽一下，這兩個犯人都是誰，犯了什麼罪。」



他見我低聲，便也壓低了聲音答道：「回元帥，那個女的叫李玉，因為殺人被判斬首，好像是一個叫箋花的女孩殺了她姐姐，她為姐姐報仇開槍打死了箋花。」



噢，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況且她的仇也報了，難怪她如此認命了……



慢著，箋花？



名字好熟，不就是我以前的主人嗎？



我急忙問道：「他們有沒有說那個箋花是怎麼被殺的？據我所知，她可不容易對付！」



「嗯，具體的案發程序我就沒聽清了。但好像聽到什麼……什麼腰臀法，好像是這幾個字，但那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



什麼腰臀法？



沒聽說過。唉，想不到箋花被這女孩給算計了，這個李玉，嘿，還真不簡單啊！



我看了小妹一眼，她剛才被撞的不輕，估計有點腦震盪了，迷迷糊糊的，根本沒注意我和士兵的談話。



我又問道：「那個男犯人呢？」



「回元帥，那個男的就有點奇怪了，他是因為誹謗罪而被判死刑的！」



我吃了一驚，叫道：「啊？！誹謗也能判死刑？嗯～這就難怪他全身上下都寫著個『冤』字，喚作是我也要喊冤啊！」



聽那士兵又道：「如果單純的誹謗還不至於判死刑，但他誹謗的是這裏的名人，犯了眾怒，一致要求判死刑。」



「哦，他誹謗誰？」



「好像是個叫琪琪的女生，還有她的妹妹，叫迷糊的女生。除此之外，他還教唆另外兩個人誹謗其他女生，總之民憤極大。」



我沉吟道：「嗯，欺負弱小，教唆壞人，是該罪加一等，但也不至於就殺頭啊。」



那士兵又道：「但這次主審的法官就是那個琪琪。」



原來如此，我恍然大悟，這才叫撞到槍口上了呢，算你倒楣！



又問道：「他叫什麼？」



「不知道真名，大家都叫他『屠美』。」



正在我們說的時候，我們又被拉高起來。顯然他們對我們的表現還算滿意，因為在我們重新被繩索拉起之後，正式的行刑開始了。



很意外，第一個被行刑的是的那個外號屠美的人，大概沒有人受得了他的哀叫，希望他快點閉嘴吧。



劊子手的助手用了很大的力氣才把她連拉帶拽的帶到斬首機前，那張恐懼的臉被死死的按在下面，背對著我們，他的兩個手還在掙扎，手銬被掙的譁啦啦的響，他們用皮帶緊緊的把他的身體綑住，推到了我和小妹的身下。



他歇斯底里的哀嚎著，雖然全身被固定的不能動彈，但腦袋在我們的下面不停的擺動，他的力氣出奇的大，整個砍頭機都對著她的身體扭動而晃動著，我們身在高處，更是晃的厲害，我和小妹彼此緊緊的拉著手，控制著自己的身體，小妹臉色煞白，看樣子已經被晃暈了。



就在我們以為斬首機要散架的時候，扯住我們的繩索突然鬆開，而我們繼剛才之後，又一次以雷霆萬鈞之勢砍向我們的目標——



屠美的脖頸。



人在低頭的時候，脖子上有一塊骨頭是突起的，而我們就是砍向這裏。



我和小妹率領「千軍萬馬」，朝著這裏飛奔。



隨著目標越來越近，我看到屠美脖子後起了一層的雞皮疙瘩，全身都在發抖。



就在他發出他一輩子最恐怖的、最高分貝的、同時也是最後的一生嘶叫的同時，我和小妹勇敢的、甚至帶著些許快意的從後脖頸衝進他的體內，很快，又從前脖頸出來。



他的叫聲戛然而止，但腦袋並沒有被完全砍下來，還殘留了一點點皮在脖頸上，下面接著的草筐現在還是空的！



雖然沒有砍下來，但大血管還是被我們兩個砍斷了，又腥又粘的血一下噴在我和小妹的身上，我們差點吐了！可是又躲不開。



不僅如此，他的身體還在抖動，雖然幅度不如剛才那般劇烈，但頻率比剛才快多了。



他脖腔中的碎骨頭隨著他身體急速的抖動而一下一下的頂在我和小妹的後腰上，那是我們最軟的地方，弄的我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難受極了，眼淚直往下流，如果不是有他的血作掩飾，這人可就糗大了！



小妹嘴裏罵道：「討厭死了，頂人家的癢處！」說著扭過身子，雙腳向後狠狠的踹過去，聽到「卡」一聲，愣是把那節骨頭給踹斷了，她長長的出了一口氣，在身後眾士兵的歡呼下得意的向我撇了一眼。



好啊，向我叫板，妳踹我不能踹嗎？



我把身子一偏，也是一腳蹬過去，居然蹬了個空！



小妹哈哈大笑，我的臉騰的一下紅了，好在我的臉事先已經被屠美的血染紅了，我用盡全身的力氣，猛的一蹦，跳的很高，然後雙腳猛的往下一跺，只聽「當～」的一聲，那點粘連的皮被我給跺了下來，屠美的人頭腦袋骨碌碌滾到了下面的草筐裏，而我還順便蹬斷了他的另一節骨頭，嘴裏還發狠的嚷著：「我剁，我剁，我剁剁剁……」



表妹看著有趣，也依樣蹦起來往下踹……



就這樣，我們兩個你跺一腳我踹一腳，本來已經脫離腦袋的身體被我們轉眼間砍成七八塊。



而他的頭顱只能憤憤的待在一旁，在知覺的最後時刻眼巴巴的盯著我們玩弄他的身體。



不過這沒有持續多久，很快，他的知覺也消失了，幾分鐘之後，他的身體也停止了顫抖，徹徹底底的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身後傳來一片叫好聲，那是我的士兵們發出的；眼前又是一片叫好聲，那是台下所有「觀眾」發出的。



我和小妹驕傲的領受台上台下的歡呼，高昂著我們被鮮血染紅的臉龐，就好像我們真的成了統帥。



空氣中彌漫了「血雨腥風」，我們盡情享受這久違的氣息……



不對，好像還有別的什麼味道，令人想起來都臉紅的味道！



那個女囚犯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最初她的表情看起來還算平靜，甚至在屠美被綑在斬首機上的時候，眼神中發出興奮的、嗜血的光芒，舌尖還不由自主的舔了舔有些乾澀的嘴唇，似乎回想起自己殺人的場面。



但當看到我們落下，屠美人頭落地的那一刻，她兩條腿一軟，跪倒在台上，長袍下的兩條腿抖個不停。



畢竟是女孩子，再堅強也有對死的恐懼，更何況下一個就輪到她了。



小妹偷偷拽了我一下，道：「可愛姐，妳瞧，那個女的也害怕了，鬼也會害怕嗎？」



我撇了她一眼，此刻正有人給她擦身子，當然，也包括我——把我們剛才沾到的血擦乾淨。小妹的臉很快恢復了往日亮麗的色彩，而我也用當初犀利的眼神盯著女孩，對小妹說道：「鬼做了虧心事也會害怕，但看樣子她不像是害怕，她對自己殺人的事一點也沒有後悔的意思，反而很期待我們對她的『關照』呢。」



小妹不解，歪著腦袋看著女犯，道：「她剛才明明嚇的癱到地上。」



我笑道：「妳這個傻丫頭，女人癱倒一定是害怕嗎？嘻嘻，有時候她們在極度興奮的時候也會站不住的，妳看她兩腿發顫、眼光迷離、面頰潮紅的樣子，剛才一定是很享受，這個妳不懂啦！」



小妹看著我，好像在看著心中的神，我想她一定崇拜死我啦。



話歸正題，就在我向小妹炫耀自己敏銳的判斷力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又被那條繩索拉起，很快就到了半空，上面的「千軍萬馬」此刻都壓在我們兩個嬌弱的身軀上，好難受。



而劊子手此刻來到李玉的面前，對著她說了幾句話，只見李玉搖搖頭。



我看著身邊懂人言的那個傢伙，他道：「距離太遠，聽不清，好像是留遺言什麼的。」



這時，李玉身邊的法警架起他往這邊走，台下眾人形形色色，有惋惜低嘆的、有興奮高呼的、更多的人是來看熱鬧，臉上洋溢著悠閒的笑容，就像他們平常看宰豬宰羊，哪怕這回是宰人對他們來講也沒什麼特別。



正當午時，太陽光從頭頂直射在我們身上，我們像是身披銀白色的鎧甲，全身都散發著攝人的光華。



但剛才彌漫在空氣中的紅色霧氣還沒有完全消散，血腥的氣息直往人鼻孔裏鑽，可沒有一個人因為忍受不了而離場！



就像某位人類中的佼佼者在自己小說中寫的那樣，抻長脖子等待著，等著看另一個人的人頭落地，大家都麻木了……



玉來到我們的正下方，她沒有和台下任何一個人對視——



台下每個人都目不轉睛的盯著她，這讓她覺得自己好像被人的目光剝去了衣服，在這麼多人面前赤身露體，讓她的臉不禁紅了起來。



她在殺箋花的時候沒有臉紅，在聽到死刑判決的時候沒有臉紅，現在卻在台下充滿慾火的目光下臉紅了，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被很多人用異樣的眼光看自己，這讓她很難為情——



這大概是女人的天性吧。



我偷偷指著她嬌紅的面容對身邊的小妹講：「如果喚作是一個男人，當然，要是那種留著絡腮鬍子、全身充滿英雄氣概的，此時此地他會想，怕什麼，腦袋掉了碗大個疤，老子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而現在受刑的是個年輕的女孩，她會想，在這麼多人面前被斬首，該死的，他們的眼睛還那麼色迷迷的盯著人看，好難為情！」



小妹看著我，似懂非懂，我看了看後面，那些「士兵」們也都是一臉的疑惑。



我哼了一聲，心想：你們不懂怪你們笨！隨即又注意起女孩的一舉一動。



女孩的頭髮剛才又散了，那個女人過來把它們重新梳理好，扎緊，盤上。



然後劊子手過來要把她綑在機器上，就像剛才綑屠美一樣，被她用力制止了。



她大聲說著什麼，旁邊的翻譯兵告訴我，女孩說她不會掙扎的，自從她報了仇，自己也不想活了，所以不會掙扎，叫劊子手不像綁她。



劊子手回頭看了看官員，那人點點頭，女孩感激的對他點點頭，然後自己走到了斬首機旁邊跪下，抬頭看了看天，恰好一縷陽光照在她紅紅的臉上，她的臉顯得那樣恬美，很難把她想像成一個殺人犯，不知道她開槍打死那個叫箋花的女孩時，臉上會是什麼表情，但至少可以肯定——不會是凶神惡煞的。



她仰著頭，停了一會兒，我估計她一定在想，「我是最後一次看天空了。」想到此，我竟然有點傷感，偷眼看了一下旁邊的小妹，她正出神的望著底下的女孩，嘴裏念念叨叨不知道在嘀咕什麼。



汗水從她的臉頰滑過，正好滴落在女孩的臉上，她對著小妹眨了眨眼，小妹的汗水刷的一下全都出來了。



我打了小妹一下，道：「好端端的幹嘛流汗？妳怕什麼啊！」



不問還好，這一問，小妹居然哭了，邊哭邊說道：「可愛姐，她……她看到我啦，我能感覺出她看到我啦！她要為她自己報仇，先是變鬼殺了那個當初殺死自己的箋花，現在又要對我們報復了，我……我怕！」



我被她氣樂了，真是好沒來由的擔心！



我在小妹耳邊耳語了幾句，告訴她這不是鬼，是那女孩的同胞妹妹，小妹瞪大了眼睛看著我，好一會兒，從我堅定的眼神裏知道我沒有騙她，這才舒了口氣。



可沒一會兒，她的眼淚又流下來。



我看著她，心想這小妮子的眼淚怎麼那麼賤啊，要知道我們金屬家族最怕的就是流淚，因為眼淚對我們不僅傷心，而且真的會折壽——會腐蝕我們。



我不耐煩的問她，她哽咽道：「可愛姐，我覺得她……她們好可憐，一個已經死了，一個又要死在我們兩個手上。」



剛才與女孩對視時心底出現的那絲傷感此刻又浮了上來，我沉默了一會，耳邊小妹還在抽泣，我定定神，安慰她道：「妳真是個多愁善感的傻丫頭，唉！這不是我們該操心的，如果妳要可憐她，就少給她點痛苦，過會兒斬首時我們動作麻利點，爭取一刀到位，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我想，她也希望我們如此呢！」



底下叫玉的女孩似乎聽懂了我們的談話，此時癡迷的看著我們兩個，嘴角浮起一絲笑容。



劊子手好像也被這本不該出現在刑場上的「安詳」氣氛感動了，不忍去破壞它，所以儘管對女孩的行刑耽擱了不少時間，也沒有去摧她，任憑她仰頭看天，享受自己最後的一絲陽光。



不知道過了多久，那絲陽光從玉的臉上漸漸湮滅，玉知道她的「時候到了」，她這才發覺周圍所有人都張口結舌的看著自己，其中劊子手的眼光最為癡迷，她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對劊子手說了聲「抱歉，耽誤你時間了」，然後就自覺的把腦袋鑽到了斬首機的凹槽裏，身體放平。



令人吃驚的是她居然轉過身子，仰面躺著，眼睛看著將要要她命的鋼刀，而不是看著腦袋下邊那個已經血淋淋的草筐。



我覺得很奇怪，旁邊有人告訴我：「回元帥，這是一個傳說，據說如果一個人死的時候，如果面朝天就會升入天堂，而面超下就會跌入地獄。」



我喃喃道：「原來是這樣，她大概認為她的姐姐一定在天堂，所以用這麼奇怪的姿勢受刑。」



小妹突然呀了一聲，道：「那剛才，那個男的死的時候可是怕著啊！」



我笑了，開心道：「那一定是下地獄了，嘻嘻！不過這是傳說，當不得真的。」



女孩看著我們，冰冷的刀鋒正對著她的脖頸，想到此她的身體一陣的發緊，剛才看屠美受刑的那種激情澎湃的感覺此刻又以更加強烈的方式感染著她全部的身體，讓她不由自主的抖了幾下，手銬也發出輕微的幾聲響動。



她努力讓自己不要喊出聲，那是非常讓她難為情的，儘管她非常想喊。



事實上，直到她最後死的時候都是保持著沉默。



但她的身體卻不受精神的控制，至少說不完全受控制。



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的但是卻急速的顫抖，慾望的激情和死亡的恐懼，兩種奇妙的情緒都緊緊抓住了她，讓她無法擺脫等待的煎熬，這讓她很難受，整個身體都顯得有些不安的扭動著，胸部大力的起伏，越來越快。



覆蓋身軀的白色的長袍也被她的身體帶動著不停的擺動，從我們這個角度望去，她好像是一隻白色的蠶正在經歷蛻變前無邊的痛苦。



不過她很快就不會痛了。



官員一聲令下，綁住我們的繩索第三次鬆開，我和小妹早就商量好了，我們以整齊劃一的動作攜手下落，當然，後面有大群和我們兩個一樣的金屬士兵跟著。



風在我們耳邊呼嘯，聲音越來越大。



我看到女孩閉起了眼睛，一滴早已準備好的淚水上限溢位了眼角，陽光下顯得五彩晶瑩。



女孩的咽喉離我們越來越近，她那沒有被紮緊的幾根秀髮被疾風帶起，我們已經到達了她的皮膚，她的皮膚細膩如水，柔軟、致密、毫無間隙，我們的職責就是要在這水面上劃出一道紅色的、永久的間隙！



我們是不是很殘忍呢？



我盯著她的皮膚，那裏並沒有明顯的變化，好像皮膚在說，「歡迎妳啊，小可愛！」隨後它由一片變成了兩片，像是母親張開溫暖的雙臂，把我和小妹捲進它的懷抱——



那種感覺，真的是溫暖，溫暖的氣息，溫暖的液體。



我和小妹繼續在母親的懷中執著的前行，前方驟然變暗，但我們絲毫沒有害怕，因為那雙臂始終在後面支持著我們，在我們通過了一段圓柱形的管腔後，我又體會到了上一次的感覺，溫暖的液體以巨大的力量衝擊我的全身，把我完全包裹起來——



奇妙的感覺啊！



我沒有忘記自己的職責——



我要給女孩最痛快的一擊，減少她的痛苦。



所以儘管我和小妹都舒服的想永遠留在這海洋裏面，但當我們遇到一段堅硬阻礙的時候，當我們就快要衝出溫柔懷抱的時候，我們兩個還是義無反顧的前行。



在我們接觸到女孩的神經中樞的時候，她的記憶像是一格格的漫畫從我們自己的腦海中閃過，其中也包括她犯罪的記憶：



為了給姐姐報仇，她報名參加了箋花組織的旅行團，大概是因為經箋花的手處決的女孩太多了，箋花居然對這個女孩絲毫沒有防備之心，她很快找到了與箋花獨處的機會，她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仍在地上一個錢包，然後叫箋花看，女人哪有不愛錢的？



箋花當然去揀了。在箋花彎腰去撿錢包的時候，她以腰臀發給了仇人致命的打擊，箋花回頭，她望著仇人笑，箋花倒地掙扎，眼前羞人的場面讓她的臉脹的通紅，最後當箋花終於不動的時候，她也經歷了高潮……



終於，我們出來了，絲毫沒有停留，是徹底的出來了。



我們所統帥的士兵和我們一樣，沒有絲毫的拖泥帶水。



在我們到達終點的時候，我的身子猛的一震，後面的士兵收不住，至少有一千個壓在我的身上，我的臉都綠了，混合著女孩的鮮血，我想那時候我的樣子一定非常奇怪。



我看到女孩的頭顱從她的身上輕飄飄的遠去，她眼角的那滴淚水此刻已經流下來，從她紅紅的臉頰上滑過，她的嘴微微張著，似乎要喊一聲，但最終還是沒有喊。



她身體比剛才那個男犯人抖動的還要厲害，頻率還要快的多，我知道她正經歷著各種極端的情緒，所有的神經此刻都脫離了大腦中樞的束縛……



什麼少女的矜持！什麼死亡的恐懼！什麼性慾的壓抑！什麼……



統統見鬼去吧！



理智徹底的不存在了，只有最真實的慾望——



死的慾望！性的慾望！



被台下千百人注視著表演高潮的慾望！



天啊！



她的身體那麼嬌弱，但卻在瞬間迸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女人特有的力量……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分鐘，可能還不到一分鐘，但我知道，所有在現場的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強大無敵，因為所有人的慾望在那一瞬間也都暴發了。



包括我，我叫小可愛，我是金屬家族的雌性一員，女孩的體液勾起我原始的慾望，嗜血的慾望，當它們流遍我的身軀的時候，好像千百只溫暖的手在我的身上愛撫，我居然也興奮的喊叫起來！



一分鐘……



一分鐘以後，女孩已經不怎麼動了，在釋放出驚天動地的能量後，她冷卻的速度也是驚人的。



偶爾動一下，我知道那是她出竅的靈魂在和她作最後的握手。



所有觀眾都從高潮的激情中冷靜下來，他們像一隻只變色龍，轉眼間又恢復了剛才「無關痛癢」的表情。



我和小妹看到女孩的靈魂在飄升，她是快樂的，即便在她離開軀體時經歷的也是快樂大於痛苦。



她向我們招手，我們也向她招手，小妹看了好久，對我說道：「可愛姐，我好羨慕她啊！」



我很奇怪，問道：「為什麼？妳羨慕她被砍頭嗎？嘿嘿！」



小妹又道：「我羨慕她……能做人，我如果有來世，我也做人。」



（全文完）









原創人（就是QQ我啦^_^）的話



1、小可愛給一些人留下深刻的印象，QQ很高興。當時在後記中就寫道，說不定QQ以後會繼續寫，比如寫什麼小刀片、小麻繩、小鍋剷什麼的。



當然那是玩笑話，但有人建議我繼續寫，說實話，QQ寫冰冰題材有好多篇了，還沒有人建議我繼續給某個作品寫續集，這是唯一一篇，呵呵，再加上我心中也有寫續集的打算，所以，就有這篇了^_^



2、細心人可以看出，這篇文章的風格很不統一，實際它不是一天完成的，分了幾次寫成作為子彈的小可愛如何變為大刀的刀刃，風格延續了當初小可愛「俏皮又溫情」——



QQ自己下的定語，羞～後面講到斬殺屠美，就有點狠毒了，一刀還不解恨，要再補上七八刀才行。那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事後我把這段給他本人看，他居然沒有生氣，讓我寬心之餘不免又有一點點失望，我本來想像他會對我說：「QQ妳好樣的啊！居然這麼編排我，我的鼻子都讓你給氣歪了！」



——QQ是不是有點不講道理呢，嘿嘿，這是作者的權力，尤其是女作者，哼！最後一段寫玉JJ，那是因為第一集中有與她相關的情節，再加上她本人似乎對斬首頗感興趣（就是不知道對QQ這種寫法有沒有意見），當然，順便也把箋花捎帶著說了一下，嘻嘻，那是因為妳自己說妳的作品裏QQ會「享受」一番的。



3、最後一段中的最後一句話，不知道大家看明白了沒有，或者說，你們想到的和我想到的答案是否一致？



每次寫完一篇文章，都會有欣欣然的感覺，嘻嘻，這篇也不例外。也許以後小可愛還可以和大家見面，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QQ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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